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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的吸收能力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起重要作用，企业的知识基础理论认为组织只有不断地自行发展和吸收外部社会资本以提升自己的创新绩效才能维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本文以企业的知识理论为理论基础，对205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在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下，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资本的外部横向关系资本与纵向关系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斜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呈U型关系；在吸收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下，横向与纵向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性加强；斜向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由U型关系转化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论文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了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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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知识竞争的动态经济环境中，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旋律。Lee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资本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很好的效果[1]。Borgatti的研究同样也表明了企业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知识在企业内部的传播，从而促进知识的积累[2]。在许多的研究者看来，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与信息，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会资本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不一定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侯广辉与张建国（2013）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资本中来源于政治关系网络中的关系资本抑制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3]。 但是这样的直接作用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4-5] ，即引入吸收能力这一中介变量，来调节企业对外部社会资本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来提高企业新产品的研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研究了在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下，横向关系资本、纵向关系资本和斜向关系资本如何更有效的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35]。
一、理论回顾
1、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回顾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被认为是组织与个人所有连带的总和，是由Bourdieu提出的[6]。后来Nahapiet和Ghosh研究首次提出了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可以利用的存在于关系网络中的资源[7] 。边燕杰等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首先企业与外部建立关系网络，然后企业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在自身发展需要的社会稀缺资源。[8]

查阅文献发现，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不同的维度。Nahapiet和Ghoshal两位学者通过研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资本维度、关系资本维度和认知资本维度。[7]结构维度指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因某种联系而形成的网络关系；关系维度是指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的认同感、信念以及责任与义务是否一致；认知维度是指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共同的语言和法则。[10] 黄中伟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四个维:结构、位置、认知以及关系资本[11] 。侯广辉与张建国（2013）研究将其划分为纵向关系资本、横向关系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存在于企业关系网络中。[3]可以采用企业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的紧密度来对纵向关系资本进行侧向；以企业技术创新的增加量来测量企业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进而测量横向关系资本，但是中划分存在一定的缺陷，社会关系资本其实是包含横纵向关系资本的。朱建民（2015）在研究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时，创造性的将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分为横向社会资本、纵向社会资本和斜向社会资本。[12] 横向社会关系资本由互补性企业与竞争性企业所体现；纵向社会关系资本由供应商企业与需求方企业来体现，斜向社会关系资本是指与研究机构当地政府以及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存在的资源。
综合以上陈述的观点，本文借用朱建民横纵斜三个方向对社会资本进行重新划分，分为纵向关系资本、横向关系资本和斜向关系资本[12]。在当今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企业产学研创新绩效受到很大的关注，产学研创新绩效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协同创新的成果，[13]同时也是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企业与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关系资本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关系用来测量斜向关系资本。
2、 创新绩效理论回顾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有不少文献已经企研究了业创新绩效，但是目前对于创新绩效仍然未能形成一致的定义[14]对于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也有所不同，国外学者Hagedoorn和Kleiknecht[15-16]等认为，R&D投入、创新支出总额、新产品的数量和专利引用专利等都是可以用来衡量创新绩效的指标。研究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大多来自于企业提供的公开数据或是数据库。而国内学者指出，对于创新绩效的衡量可以用创新产品数量、创新产品销售比例和专利等多指标体系。[17]张方华和韦影等研究者采用5个题项的测量方法来对技术创新绩效进行测量。[18-19]本文采用多指标体系进行测量，由于本文研究的企业涵盖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企业，多指标体系更适合本文的研究。[20]结合本文研究的企业性质以及研究的研究的重点，因此笔者采用多题项测量指标体系来测量创新绩效。
3、 知识吸收能理论回顾
Cohen和Levinthal在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这一概念，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通过吸收消化企业外部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并将其应用于企业研发来获取企业利益的能力。[22] 同时研究发现吸收能力是一种静态能力，是企业自身知识的沉淀与积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21]Shaker A. Zahra, Gerard George在继承了前人研究成果之后，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观点对吸收能力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吸收能力的“过程观点”，认为吸收能力不再是一种静态的能力，而是通过四个程序来完成的动态过程，同时也将吸收能力分为了现实吸收能力以及潜在吸收能力。[23]  Lane在继承了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吸收能力进行重新定义，将吸收能力划分为了识别能力、吸收能力以及应用能力。[24]本研究采用zahra的观点，即将吸收能力按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来划分。
二、研究假设
1、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企业创新是利用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创造出新的知识，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又是组织学习和吸收外部知识资源得到的，因此创新绩效是建立在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之上的。Cohen和Levinthal认为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是吸收能力的高低，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吸收能力越高，企业研发的水平也就越高。[22] Shenker和Li在1999的研究表明吸收能力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新的产品，通过吸收能力有效的转移企业知识与技术。同样Lane的研究表明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是递推关系，因为组织的学习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吸收能力促进组织对新的知识的吸收与接纳，因此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存在间接影响关系。[24]众多研究都表明了吸收能力能够直接作用于与企业技术创新，加快企业创新速度，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因此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掌握外部有价值的资源与信息的能力也就越强，对有效资源的辨识度也会不断地提高，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根据上述观点，本研究提出假设1：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1a：潜在吸收能力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假设H1b：现实吸收能力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假设H1c：当H1成立时，潜在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小于现实吸收能力。
2、 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多数学者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证明了企业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Tsai和Ghoshal[25]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能够提高企业产品的创新速度，通过加快企业获取市场信息以及部门间的资源交换速度。Yli-Renko[26]等对高新技术型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其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从关键客户中获取外部知识，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王霄、胡军从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结构性社会资本出发，发现中小企业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合作认知以及企业人力资本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27]上述学者均是基于Nahapiet和Ghoshal[7]的社会资本三维度进行分析的，但还有一些学者是基于企业与外部实体的联系而进行研究的。张方华通过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纵向、横向和社会关系资本这三个维度，论证了企业社会资本通过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影响但是的确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18]不过有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提出质疑，并不一定所有的社会资本总是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心。陈光华等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与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13]但对于这一研究结论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笔者根据本文研究时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划分维度以及大量的文献查阅，提出假设：

H2a：在没有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横向关系资本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在没有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在纵向关系资本与直接作用于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c：在没有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斜向关系资本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
3、 社会资本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吸收能力即识别、获取、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23]并将其最终应用于商业终端的一种能力。不少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内外部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而实现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是从Nahapiet和Ghoshal[7]的企业在社会资本三维度（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来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对吸收能力的影响的。例如，Powell和Koput认为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影响其获得专利许可量，处在网络中心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专利许可[28]。Scott[29]认为从企业的外部合作双方来看，信任度能够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越信任对方，获取的知识与资源就越多。郭斌、陈劲等研究指出，企业内部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部门之间没有一致的目标和价值观。[30]上述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均与吸收能力呈正相关关系。社会的关系网络同样也影响着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横向关系资本中的竞争企业与其他企业均能激发自身吸收能力的提高；纵向关系资本中的与客户与供应商的联系，客户的需求是企业创新的动力与灵感源泉，企业只有不断地吸收外部知识来满足自身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在市场激烈竞争的今天，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的恢复能力，供应商的技术创新激发自身的吸收能力与学习能力，从而提升自身恢复力；斜向关系资本中企业得到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环境与技术的支持，培养企业员工吸收外部知识从而产生新的知识，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横向关系资本与吸收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H3b：纵向关系资本与吸收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H3c：斜向关系资本与吸收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4、 在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关于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已经从直接作用过渡到间接作用，在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研究中发现，在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都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研究者引入了企业吸收能力这一中介变量，戴勇和朱桂龙在对广东企业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知识的整合与共享能力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31]韦影在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在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呈正向关系。[9]侯广辉、张建国的实证研究发现与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关联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地负影响，但在引入吸收能力这一中介变量之后，发现企业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的提高。[3]为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在吸收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下，横向关系资本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关系加强

H4b：在吸收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下，纵向关系资本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关系加强。
H4c：在吸收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下，斜向关系资本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呈由U型关系转化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通过AMOS 7.0进行路径分析得出理论假设模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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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 实证分析
（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在查阅了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吸收能力理论和创新绩效理论的相关文献后，设计了调查问卷。为了保证被调查人群对公司有足够的了解，本研究以企业与外部组织接触较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法人、技术主管等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另外还有通过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的联系以及高校教授给EMBA学员上课的机会来发放问卷。
本研究问卷一共发放239份，回收220份，其中有效问卷205份，问卷回收率92％，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从回收的有效问卷来看，本研究中样本中包含的企业有制药行业、电子行业、交通行业、金融保险、化学原料、农产品、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仪表仪器、咨询与服务等多个行业，其中，制药业占10％、电子行业占12％、交通行业2％、金融保险占10％、化学原料及制品占10％、农产品生产占2％、机械制造业占23％、金属制品占8％、仪表仪器占6％、咨询与服务业占2％。从企业产权性质来看，有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其中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从企业成立年限来看，成立年数在3年以下的占4％，成立年数3-5年的占5％，年数在5-10年的占22％，年数在十年以上的占69％。从企业员工总人数来看，300人以上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人数50的小企业。综上所述，本研究样本虽然不是随机抽样所得，但样本覆盖面相对较广，具有较广泛的行业代表性。
（2） 变量测量
1、 企业社会资本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研究者通常会设定不同的指标进行测量。本文研究的社会资本是企业与外部实体企业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外部关系资本，从横向关系资本、纵向关系资本与斜向关系资本三个维度进行测量。主要是企业与外部不用行业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本文通过对一道题设定五个态度级别进行打分来测量企业社会资本，将企业社会资本进行量化[19]。根据本文社会资本的横纵斜三个关系维度，设置相应的题项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度量。相关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划分
Table 1 The Division of Enterprise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企业社会资本
	测量指标

	横向关系资本
	与竞争对手的关系

	
	与其他企业的关系

	纵向关系资本
	与客户的关系

	
	与供应商的关系

	斜向关系资本
	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关系

	
	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与行业协会的关系

	
	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与中介机构的关系

	
	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关系


2、 创新绩效
    以往对创新绩效测量都是以企业申请专利数为指标，而且国外大多数的研究数据来自于企业公布的数据或是大型数据库，主要研究对象是高新技术产业。但是本文的研究由于涉及的企业类型比较广泛，所以采用多指标测量方法。根据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笔者采用陈劲(2012)的研究成果，从效益和效率两个方面来测量企业创新绩效，并采用5个题项的Likert五点量表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度量。题项包括：(1)新产品或新服务开发的速度；(2)新产品或新服务开发的数量；(3)创新产品的独创性；(4)创新产品的销售业绩；（5）申请专利的数量。[20]
3、 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的测量有很多种指标，Smith认为吸收能力可以由位于价值链上的管理者、团队成员、合作者、股东等进行评价。以往的测量使用静态测量方法来反应动态的吸收过程，这样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采用采用Liker五级打分法，从企业的动态吸收过程即获取、转化和利用三个方面来设置题项，来更好地反应吸收能力的动态过程效应。题目包括：（1）企业经常与外部实体企业进行交流获取新的知识；（2）企业能够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获取新的知识；（3)企业经常派遣一些人到合作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进行学习；（4)企业内部定期进行新知识交流；（5）企业根据已有知识与获取的知识能够发展处新的知识；（6）企业能够利用新知识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有三个:一是企业年龄；二是企业规模；三是行业特征。由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创新产品增多，而且企业的学习能力也会随之增强，因此在研究企业创新绩效时，需要对企业的年龄进行控制[33]。行业特征为企业创新创造环境，影响企业的需求特征、资源的获取以及技术创新的机会，因此需要控制行业特征这一变量。[34]
（3）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内在信度Cronbach α系数，以系数不低于0.7为标准。效度是问卷能否满足调查目的的要求，只有测量方式能够测量所需要的对象并达到一定准确度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利用SPSS19.0进行信效度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六个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在0.8以上，说明该问卷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量表具有可信度。表3检测结果显示，KMO值均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的效度较高，可进行因子分析，而且Bar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值远远小于0.05，说明几个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用因子分析来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累计解释变异量均大于0.70，说明量表的构建效度较好，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提取的公共因子基本能够反映变量70%以上的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较好，而且每个个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0.690-0.899之间，说明具有很好收敛效度。
表2  信度分析的Cronbach’s α(克朗巴哈）系数表
Table 2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Table of Reliability Analysis

	测量项目
	Cronbach’s Alpha
	项目

	企业社
会资本
	横向关系资本
	0.813
	0.915
	3

	
	纵向关系资本
	0.827
	
	6

	
	斜向关系资本
	0.810
	
	3

	知识吸
收能力
	潜在吸收能力
	0.886
	
	3

	
	现实吸收能力
	0.890
	
	4

	创新绩效
	0.843
	
	6


表3  KMO和Barlett检测结果
Table 3 Inspection Results of KMO and Barlett

	测量项目
	KMO测度
	Barlett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显著性概率

	企业社会资本
	横向关系资本
	0.768
	376.120
	0.001

	
	纵向关系资本
	0.845
	388.451
	0.000

	
	斜向关系资本
	0.821
	327.462
	0.002

	知识吸收能力
	潜在吸收能力
	0.876
	368.780
	0.000

	
	现实吸收能力
	0.885
	379.364
	0.000

	创新绩效
	0.809
	316.980
	0.000


表4  因子分析结果汇总表
 Table 4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ummary Table
	测量题项
	分量表的因子载荷
	分量表的累计解释变异量（％）
	整体量表累计解释变异量（%）

	企业社会资本
	横向关系资本
	A1
	0.888
	88.588
	86.889

	
	
	A2
	0.865
	
	

	
	
	A3
	0.870
	
	

	
	纵向
关系
资本
	A4
	0.876
	85.336
	

	
	
	A5
	0.803
	
	

	
	
	A6
	0.799
	
	

	
	
	A7
	0.888
	
	

	
	
	A8
	0.823
	
	

	
	斜向关系资本
	A9
	0.811
	80.667
	

	
	
	A10
	0.690
	
	

	
	
	A11
	0.789
	
	

	知识吸收能力
	潜在吸收能力
	B1
	0.850
	89.853

	
	
	B2
	0.899
	

	
	
	    B3
	0.890
	

	
	现实吸收能力
	B4
	0.825
	                      86.865

	
	
	B5
	0.856
	

	
	
	B6
	0.867
	

	
	
	B7
	0.877
	

	企业创新绩效
	C1
	0.889
	87.256



	
	C2
	0.876
	

	
	C3
	0.856
	

	
	C4
	0.857
	

	
	C5
	0.835
	


（4）  数据结果与分析
1、 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统计方法，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检验以吸收能力为中介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第一步：首先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吸收能力，将吸收能力与社会资本同时放在一个模型中进行研究，以社会资本为x变量，吸收能力为y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观察二者的函数关系。 
第二步：以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以及吸收能力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线性归可分为三步进行：1、检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2、检验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3、在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三个维度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的效果。
2、 实证研究结果
表5显示了研究中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知识吸收能力、创新绩效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由于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之间相关关系较弱，因此可以一同放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但是在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检验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时，需要将企业社会资本与吸收能力等变量放到同一模型中进行检验，由于二者存在强相关关系，为了避免多重线性问题，参考国内学者研究经验[35],首先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指数来衡量是否存在多重线性问题，经度量方差膨胀因子为9.68，中心化之后为2.35，VIF值小于5，可以判定模型不存在多重线性问题。
表5  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性
Table 5 Description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N
	1
	2
	3
	4

	横向关系资本
	3.5578
	0.5779
	205
	1
	
	
	

	纵向关系资本
	3.8869
	0.4569
	205
	0.326*
	1
	
	

	斜向关系资本
	2.4523
	1.0245
	205
	0.235*
	0.546*
	1
	

	知识吸收能力
	3.8675
	0.4688
	205
	O.150**
	0.537**
	0.524**
	1

	企业创新绩效
	3.6657
	0.5024
	205
	0.345**
	0.548**
	0.657**
	0.561**


注 : * 表示 P<0.05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0.01 的水平上显著（双边检验）。
（1） 企业社会资本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本部分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并进行多元回归线性分析。表6结果表明，回归方程中F值为116.375（P<0.001），回归方程显著，其中横向关系资本的影响显著（ β=0.156，P<0.01)，纵向关系资本的影响显著（ β=0.489，P<0.001),斜向关系资本（ β=0.542，P<0.001)最为显著。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横向关系资本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纵向关系资本与斜向关系资本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在0.00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与知识吸收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能够强化知识吸收能力，H3a、H3b和H3c得到验证。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与竞争企业、客户、供应商、金融风险企业、政府、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与沟通，从而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外部知识，并通过吸收、学习以及应用有价值的知识，来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
表6   企业社会资本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
Table 6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on Knowledge Absorption Ability
	自变量
	                    知识吸收能力

	
	       β                                   t值

	横向关系资本
	0.156
	
	1.035**

	纵向关系资本
	0.489
	
	7.543***

	斜向关系资本
	0.542
	
	10.698***

	F
	
	116.375***
	

	R2
	
	0.479
	

	ΔR2
	
	0.468
	


注 : * 表示 P<0.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0.01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 P<0.001 上显著
（2） 企业社会资本、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部分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企业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与吸收能力为解释变量，依次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7结果表明，回归方程中F值为50.567（P<0.001），回归方程显著；多元线性回归显示横向关系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 β=0.146，P<0.001)，纵向关系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样也很显著（ β=0.379，P<0.001)，根据侯广辉等人的研究得知，斜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了斜向关系资本的二次项，研究发现斜向关系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随着金融机构、政府研资助以及科研机构的资助的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在逐渐下降，当达到某一点之后，企业创新绩效开始显著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创新闲置”状态，开始金融、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资金投入获资源配置与项目不匹配，就会导致企业创新性降低甚至搁置项目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开始创新性提高，从而出现斜向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由此，H2a、H2b和H2c得到验证。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加强与周围其他企业的联系与交流，来提高自己的创新绩效，同时企业需要维持好与金融机构、政府以及科研机构的关系，尽管刚开始并不能很好的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随着研发资助的增加，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起到很好的作用。
表7   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Table 7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自变量
	                       创新绩效

	
	       β                                   t值

	横向关系资本
	0.146
	
	2.346***

	纵向关系资本
	0.379
	
	4.764***

	斜向关系资本
	0.547***
	
	18.478***

	
	（0.0834）
	
	

	斜向关系资本二次项
	-0.223**
	
	17.658***

	
	（0.0873）
	
	

	F
	
	50.657***
	

	R2
	
	0.305
	

	ΔR2
	
	0.291**
	


注 : * 表示 P<0.1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0.01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 P<0.001 上显著
    同样的以创新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知识吸收能力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8 所示，回归方程显著，其中F值为164.421（P<0.001）；回归分析显示潜在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 β=0.562，P<0.01),即潜在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0.0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潜在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正相关关系，由此H1a得到验证;同样现实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很显著（β=0.578，P<0.001），即在0.00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对比发现现实吸收能能与创新绩效的之间的相关关系较潜在吸收能力较强，由此H1b与H1c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吸收能力不仅提升企业自身的知识存量，而且提高企业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知识。 因此企业应该不断的加强自身知识吸收能力，获取、转化以及应用企业外部有价值的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表8  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Table 8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自变量
	                       创新绩效

	
	       β                                   t值

	知识吸收能力                                                               
	潜在吸收能力
	0.562
	
	13.451**

	
	现实吸收能力
	0.578
	
	14.564***

	F
	
	164.421***
	

	R2
	
	0.302
	

	ΔR2
	
	0.291
	


注 : * 表示 P<0.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0.01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 P<0.001 上显著
（3）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得知企业社会资本与知识吸收能力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横向和纵向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都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斜向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即随着斜向关系资本的增加，刚开始对创新绩效几乎没有影响，由于资金与技术的压力，创新绩效在开始呈下降趋势，当下降到某一值之后，企业技术成熟以及资金压力得到缓解，企业创新绩效才显著增加。因此需要探讨一下在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企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如何？将自变量横向、纵向、斜向关系资本以及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一同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回归方程中F值为10.475（P<0.001），回归方程显著；其中中介变量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最显著（ β=0.531，P<0.001)；横向关系资本、纵向关系资本和斜向关系资本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斜向关系资本在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对创新绩效由U型关系转化为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显著（ β=0.374，P<0.001)；横向和纵向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增强。说明知识吸收能力能够对企业社会资本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由此H4a、H4b和H4c得到验证。因此企业想要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周围的社会资本，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即获取、转化、吸收以及应用的能力，从而对运营资本进行有效的吸收、转化以及应用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表9 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
Table 9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city
	自变量
	                    知识吸收能力

	
	       β                                   t值

	横向关系资本
	0.154
	
	2.367***

	纵向关系资本
	0.456
	
	5.120***

	斜向关系资本
	0.374**
	
	19.789***

	中介变量
	
	
	

	知识吸收能力   
	0.531
	
	5.658***

	F
	
	10..475***
	

	R2
	
	0.311
	

	ΔR2
	
	0.342**
	


注 : * 表示 P<0.1 的水平上显著 ; ** 表示 P<0.01 的水平上显著 ;*** 表示 P<0.001 上显著
4、 研究结论与建设
本文通过205个项目的数据来探究企业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和知识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在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企业社会资本三维度对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横向关系资本和纵向关系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当今科学技术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只有不断的扩大自身的在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拓更多渠道来获取外部知识与科学技术，创造一种良好的创新环境，充分利用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提高企业自身的柔韧度与开拓创新的活力。
同时研究发现，斜向关系资本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呈U型，即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与大学、政府以及科研机构等组织中获取的关系资本过小时并不能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只有当外部资本达到一定规模时，才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开始甚至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影响，创新绩效降低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当企业收到政府研发资助时，为了尽快得到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的认可与支持，从而进行额外的自我包装，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由于企业管理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很好的挖掘与利用斜向关系资本，即使斜向关系资本存在也没有很好的整合、吸收利用，这样导致斜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结果相对较弱。虽然企业已经开始关注对斜向关系资本的挖掘与维护，但是并没用找到合适的挖掘工具。通过实证研究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具，即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特别是知识共享与应用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的挖掘企业斜向关系网络存在的资源，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这也是本文的最大创新点以及如何有效的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参考性意见。
研究发现，在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下，横向关系资本、纵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力不断的增强，斜向关系资本在知识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下，开始正向影响创新绩效的提高。然而在没有吸收能力的作用下，企业斜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负影响，但引入吸收能力这一中介变量之后，企业斜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然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进行充分的吸收应用，那么企业社会资本所隐藏的优势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发挥。由此看出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在实践方面对企业如何进行管理才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企业进行创新的资本不仅来自于企业内部，更多的来自于外部的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要维持好与周围其他相关企业、政府以及科研机构的关系，充分利用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本，让丰富的资本更好的为企业创新绩效服务，为此企业需要加强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的强度，增加企业与网络中其他企业的交往密度，从而获取更多有价值资源以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绩效。
（2）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已经有大部分研究显示企业斜向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既有正向的影响又负向的影响，甚至有研究发现企业斜向关系资本对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几乎没多大帮助。但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斜向关系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即斜向关系资本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需要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产生正向影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支持重要的科研项目，对于较小的项目，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政策工具，用政策引导代替直接的政府资助。同时企业也应该尽量避免被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误导，使企业陷入政治误区，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寻求相应的科研资助，另外企业自身也要不断吸取新鲜血液，增强自身科研能力而不是一味的依赖外部机构的资助。
（3）知识吸收对与企业研发新产品的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吸收能力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调节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企业应该不断的引进科研人员以及高素质管理人才，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要不断的对企业内部现有员工进行相关的素质培训，这样双管齐下提高的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充分有效的挖掘稀缺性资源内部潜在的价值，最大限度的发掘企业的潜力，提高企业创新以及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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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Based on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absorption ability
              ZHU Jianmin , WANG Hongyan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knowled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rporation’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orporation’s knowledge basic theory thinks that organizations only constantly develop and absorb the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in this way, it can maintain the sus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corporation’s knowledge basic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205 samples, and explores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s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under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knowledge’s absorptive capacity. Empirical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knowledge’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corporation’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the transverse and vertical relationship capital of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direct impact of oblique relationship capital on corporation’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U shape (3)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 transverse, vertical and oblique relationship capital) and knowledge’s absorptive capacity; (4) the knowledge’s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 part role of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studies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 for corporation on how to use social capital to impro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city;  medi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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